
參加數學會議的一點感想

石厚高

「教育研究」 雜誌舉辦 「為什麼要讓我們

的下一代害怕數學— 數學教育的反思」 研討

會, 於八十五年十二月七日在台大校友聯誼

社舉行, 列席者有田光復、 吳柏林、 黃敏晃、

甯自強、 葉倩亨、 蔣治邦 (以姓氏筆劃為序)

另有筆者與婦聯會數位女士參加, 自九時直

至十二時氣氛熱烈, 每位發言人講畢, 主持人

政大教育研究所詹志禹先生也是 「教育研究」

雙月刊負責人略作重點總結。 他口齒清楚要

言不繁很能掌握重點, 我們數學界是很少見

的。

會議開始詹君談到會議緣起, 數學號稱

「科學之母」 也是 「焦慮之源」, 是學生最感挫

折與困難的科目之一, 是補習班最青睞的科

目之一, 為什麼? 是因為數學的本質使然?

教師的素質使然? 教材的編輯使然? 教法的

技巧使然? 或是評量的策略使然?

座談會發言內容將刊登於 「教育研

究」 雙月刊八十六年二月號, 討論題綱有六

項:

1. 為什麼在各個科目之中, 學生最害怕數

學?

2. 低年級的小朋友原本喜歡數學, 為什麼年

級愈高愈害怕數學?

3. 數學的本質為何? 為什麼學生會認為數

學是一套無法改變的固定結構? 這一個

意像正確嗎? 這一個意像對學生學習可

能有何影響?

4. 為什麼家長及學校教育人員都認定數學

「應該」 很難? 學生考不及格是 「很正常」?

5. 聯考的數學題目為什麼一直偏難? 其命

題委員有何評量原理, 評量哲學及教育理

念?

6. 數學教材的選材是否恰當? 中小學的數

學是否一貫? 其難度的變化是否符合學

生身心發展的速率?

我對第一項比較有興趣, 數學是全世界

學子的夢魘, 因為有些人個性不近於數學, 所

以就怕數學; 其次是數學本來就沒有甚麼趣

味, 又碰上不會表達的老師引不起學生的興

趣, 所以學生就不想上課。 更由於數學是技

術, 數學老師是技術人員, 技術人員欠缺人文

素養沒有親和力, 看到數學老師就害怕, 就更

怕數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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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君執教國立大學教物理系的高等微積

分, 學生上課戰戰競競, 他當人無數補考無

數, 補考又都通過, 不知是何居心, 後來轉教

數學系, 物理系學生放鞭炮慶祝, 這是建中學

生告訴我的當然不假。

聽說某次高中聯考閱卷, 有兩位老師為

了一題答案爭執不已, 其中一位居然要求對

方去走廊 「單挑」, 同科閱卷的老師不但不加

以勸阻居然鼓噪 「好! 好!」 這一定是咱們的同

行, 一打聽果然。

有些老師上課不看書, 他說我都會, 可

是“會”與“熟”是兩回事, 會而不熟等於不會,

學生要“會”, 老師要“熟”; 又忘了會議上誰

說的數學學的好並不一定教的好, 實在正確

到了極點; 「數學學的好或數學資優」 與 「數

學教的好」 並不等價, 這一點我早有體認, 教

與學是兩回事。 有的數學老師學生時代是資

優生, 資優作學問很好, 可就不一定是個好老

師。

今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國時報名作家白樺

在 「兒子」 一文裡說 「· · · 兒子請我去美國

參加他的流體力學博士授予典禮,· · · 他要作

多少很深的數學題呀! 我在小時候最怕的就

是作數學題。 尤其是兒子在異國他鄉作那些

抽象而枯燥的數學題, 還要打工, 還要自己作

飯。」 為怕數學的人士作了最佳榜樣。

不論報章雜誌或學子談到懷念的老師都

是文史老師, 數學老師不與焉反而是挨罵有

份兒, 看看以下數位人士對數學老師的觀感,

就可以很有概念了。 我把這些寫出來絕對不

是要出同行的洋相, 而是要大家了解我們這

個行業在大家的心目中是個甚麼形象。 學數

理的木訥不會表達是很正常的現象, 可是為

人師的最基本的態度與專業知識是應該作到

也應該知道的。

民國七十一年四月十六日中國時報有篇

陳之藩先生的 「學生時期的小故事」, 他提到

「我在大學三年級時· · · 那是考交流電路的課,

有一道最低還是最高功率的問題, 教授所講

述的是用微分求最大或最小的方法, 我在考

試時, 嫌那個方法麻煩, 竟異想天開在不到一

小時中發明了一個用幾何作圓, 利用切線的

關係, 很容易找出答案來, 那一次考試, 我又

是很得意, 卻沒有想到這一題竟然得了零分,

老師說我不會微分, 而這個幾何方法呢? 一

定是從別處抄來的。」

民國七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央日報

副刊亮軒先生在 「峰頂清涼意」 一文裡有一

段話很值得數學老師參考。「湯川秀樹是一位

有名的物理學家, 也是第一位得到諾貝爾物

理獎的學者。 依他的自述, 他早年也無特別出

色的表現, 倒是一直對數學很有興趣, 特別是

立體幾何, 因為不必像代數那樣的背公式, 只

靠邏輯推理便能求得答案。 考試的時候, 湯川

便一步步推演把試題作完。 誰知道發試卷的

時候, 他的分數低到連自己都不相信的程度,

經過查證, 才知是自已的證明方法和老師教

的不一樣。 湯川的結論是這樣的“這個老師的

計分方法, 輕易地把我趕出數學之路, 我已決

心不再當數學家。 必須按照老師所教作答的

學科, 我不想把一生託付其中”。 數學界損失

了一個湯川秀樹, 物理界卻得到了他。」

民國八十一年二月十八日中央日報政治

大學中文研究所簡宗梧所長在 「結緣 · 絕緣」



86 數學傳播 21卷3期 民86年9月

一文裡說: 記得我小學的階段, 是以作文和算

術, 展露鋒芒。 當時我並不以語文能力見長,

只是作文較有創意而已; 數理才是我的專長,

尤其刁鑽而千變萬化的問題, 常是由我識破

迷陣、 首先得到解答。 當時算術中的植樹問

題、 行程問題、 雞兔問題, 我都解得十分有趣。

可是在初中時, 我的數理成績卻很差。 初中階

段我讀的是當時全縣唯一的省立中學, 對我

來說卻是一段非常不愉快的學習歷程, 我們

班遇到一位留學東京帝國大學削髮而歸、 言

行異乎常人的幾何老師, 他認為課本前半本

很簡單不必講, 第一節便開始畫圖講證明題,

接著教我們的是農科畢業卻數理全教, 幾屆

校友公認教得很差的老師, 基本學養不夠, 在

課堂之上窘態百出。 初中三年教我們數理的,

除一位還差強人意之外, 幾乎都是全校口碑

最差的。」

李國鼎先生在 「我的求知過程和經驗」

一文裡說 「我本來選讀數學系, 數學老師有

好幾位是法國留學的名士派學者, 上課常因

忘記帶講義, 提前下課; 又有年紀大一點的教

授上課時, 常多翻了一頁講義, 內容前後不相

連, 但還繼續講下去。 在這種情況下, 我感到

興趣索然, 就趕快轉到物理系, 後來到金陵女

子大學教物理、 數學。 記得我以前修微分方程

時, 老師一學期讓我們作的題目不超過三十

個, 但我教書時, 起碼演習了幾百個題目 · · ·

考中英庚款公費留學時 · · · 我的數學是全場

第一名。 數學家姜立夫先生發榜後問我怎麼

不到英國讀數學, 而讀物理, 我說已經遲了,

現在我的興趣已經轉到實驗物理方面。」(本段

取材自 「國立中央大學演講集」 時約民國七十

一年)。

他的遭遇並不孤單, 筆者大學時代一位

高等微積分教授下課後離開教室, 有個同學

把他講義的後面幾頁放到前面來, 第二節他

來上課, 拿起講稿一看都不會呀, 摸摸光頭

「今天到這裡, 下課!」 回到家裡一看被學生調

戲了大為光火, 第二次上課一進教室就大吼

「你們這些· · ·」 大概是想講 「你們這樣子也太

不給面子· · ·」 想想是自已不對, 又是摸摸光

頭看著講稿寫黑板。 這位高微教授和教李國

鼎的教授比起來當然是後者 「功力」 深厚, 他

能 「多翻了一頁講義, 內容前後不相連, 但還

繼續講下去。」

座談會讓我獲益良多, 學文史哲的常在

一塊兒談談, 如王邦雄、 曾昭旭等, 他們的交

集不是空集合有太多的共同點; 大家一談可

以產生互補作用, 你不會的我一講你就會了;

他說有本甚麼書很好我沒看過, 所以就找來

看看; 大家的程度就都差不多了; 所以他們說

我們學文史哲的人才輩出是一群一群的出來。

而學數學的就不同了, 我喜歡的你不喜歡, 你

喜歡的我又不懂, 大家很少在一起談談, 所

以我們學數學的人才輩出是一個一個的出來。

例如本世紀數學豐收證明了費馬定理, 只出

來一個威爾士罷了。

學生最怕數學另有原委, 因為數學老

師對本行專業知識的認知普遍不如其它各科,

如果不信我就證明給大家看。 筆者自初一至

大一的七年共有八位國文老師, 其中一位是

代課老師, 他們當中只有高一的老師實在不

像樣, 其它七位個個優秀; 歷史老師共五位,

初中二位高中二位大學一位, 除了高二那位

說話聲音太小之外個個稱職; 地理老師有四

位個個教得好; 初中二、 三年級有理化, 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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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師, 他很盡心稱職; 高中化學是車老

師, 物理是吳友仁老師, 生物是馬元乾老師,

都讓人叫好, 講了這麼多為甚麼不懷念一下

數學老師? 唉! 數學老師讓人懷念的少而又

少。

除了初二與初三兩年的二位老師外都是

一塌糊塗, 初一數學老師走馬燈似的有很多

位對他們印象模糊; 初二是候啟亮老師, 他教

定理作例題作補充題, 交習題發習題討論習

題, 每週或十天左右小考一次, 用自己的測驗

紙正面二題反面二題, 三題課內一題課外; 初

三是禚恩壽老師, 他很風趣常說些數學故事,

和候老師一樣負責認真, 二位老師教我二年

使我獲益良多; 初中畢業以後數學課不再有

快樂時光。 高一碰上個精神異常的老師, 我不

知道他講些什麼, 高二有老師等於沒有, 高三

是名師, 上了一、 二天就不來了, 全部的時間

去補習班賣, 高三的一年數學課都在上自習,

我們全班考上大學, 我以為沒有老師和有老

師是一樣的, 後來我才知道吃虧很大。

時代進步了, 時光邁進民國七十幾年, 小

兒女開始讀國中了, 這種情況並沒有多大改

變, 從最大孩子進國中一直到最小孩子國中

畢業是我最痛苦的歲月, 有兩門課沒教好, 數

學與英文, 數學沒作習題, 老師說那些習題太

容易了, 英文沒有背書。 這兩門課升學時所佔

比重很大。 其實初中數學課本比高中課本編

的好, 那些習題作一作對學子是大有裨益的,

從小學到初中畢業所學的數學是一輩子都用

得到的數學。 只是一味要小兒女抱著像磚頭

一樣的參考書猛作, 不能說沒有用, 效果有多

大, 大家都明白。

最後談談中學的英、 數老師的共同點,

這不是題外之言, 現在教育改革呼聲甚高, 多

方認知有助教育改革, 老師和老師打成一團,

老師和學生打成一團, 老師和老師吵成一團,

老師和學生吵成一團, 甚麼老師? 答曰數學

老師英文老師。 老師告老師, 老師告校長, 老

師告主任, 老師告福利社, 甚麼老師? 答曰數

學老師英文老師。

學生打老師, 老師捱打, 甚麼老師最多?

答曰冠軍數學老師亞軍英文老師。 學生殺老

師, 老師被殺, 甚麼老師最多? 答曰冠軍數

學老師亞軍英文老師。 這兩科老師受到中華

文化的熏陶比較少。 學生去補習班補習甚麼

科目最多, 冠軍數學亞軍英文。 這二科老師要

如何改進? 他們應該去補習班補習補習中華

文化, 可是南陽街沒有中華文化補習班, 那就

多看看報章雜誌, 尤其是各報副刊, 看一個月

沒甚麼感覺, 看兩個月沒甚麼感覺, 看三個

月就有些感覺了, 看上半年就功力大進了。 多

些人文素養, 自然潛移默化改變氣質, 對學生

態度和藹, 讓學生不討厭自己教的科目了。 寫

了許多當然要請我的同行和英文老師不要生

氣, 這是我三十四年半的經驗, 說的都是實

話。 (86.1.27)

座談會很有意義, 以後希望多多舉辦, 尤

其要多找中小學教師來參與, 他們的接觸面

最廣影響最大, 如果他、 她們都能給學子正確

指導, 學子幸甚數學教育幸甚。

—本文作者任教於建國中學—


